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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在两院院士大会上的
重要讲话提及“项目多、帽子多、牌子多”
的现象，反映了当下我国科技体制中存在
的突出问题。“三多”现象是如何抑制创新
活力释放的？如何破解科技体制改革中的
这些痼疾？如何切实提高创新体系整体效
能？围绕上述问题，本报即日起进行深入
讨论。

编者按

“当科学家是无数中
国孩子的梦想，我们要让
科技工作成为富有吸引力
的工作、成为孩子们尊崇
向往的职业。”习近平总书
记在两院院士大会上的这
段讲话，表达了对青少年
的殷切希望，同时也引人
深思：科技事业如何才能
后继有人？

过去，“长大要成为一
名科学家”是很多孩子从
小便立下的远大理想，而
如今，“当科学家”的梦想
似乎正在被“当企业家”

“当歌星影星”替代。最近，
在杭州一所小学举办的

“我有一个梦想”主题演讲
比赛上，一名小学生简单
直接地说：“人人都有梦
想，我也是。我的梦想，就
是发财。”

与此同时，经济合作与
发展组织（OECD）公布的
国际学生能力测试结果显
示，中国“将来期望进入科
学相关行业从业的学生比
例”为 16.8%，不及 OECD
国家 24.5%的平均值。

诚然，社会发展离不
开各行各业的支持。从这
个角度来说，孩子们选择
任何一个职业都无可厚
非。但随着科技创新日益
成为国家核心竞争力，中
华民族的伟大复兴需要更
多青少年追随前辈们的步
伐，投身科技报国事业。

让科技工作成为孩子
们尊崇向往的职业，要在
全社会形成崇尚科学、尊重
科学家的良好氛围，同时提
高科技人才待遇，真正让有
贡献的科技人员“名利双
收”。科学研究是一项极其
艰苦的脑力劳动，需要耗费

大量的时间和心血，甚至要“甘坐十年冷板
凳”。正因如此，科技工作者理应获得更多的

“名利”和尊重。也只有这样，才能推动科技事
业持续健康地发展下去，并且吸引更多青少
年加入到科技创新的队伍中。

让科技工作成为被尊崇向往的职业，
要点燃青少年对科学的好奇心和热情，激
发他们对科学的兴趣。当前亟待进一步加
强科普教育，让中国的科技创新成就为更
多的青少年所知，在更多孩子们的心中播
下科学的种子。同时，不断用优秀科学家的
事迹鼓励青少年传承沿袭科学报国的光荣
传统，让科学家成为他们崇尚的榜样，为孩
子们的梦想插上科技的翅膀。

科技兴则国家兴，科技强则民族强。只
有当更多的青少年热爱科学，当科技工作
成为孩子们崇尚向往的职业，建设科技强
国的伟大事业才会后继有人，祖国未来的
科技天地才会群英荟萃，科学的浩瀚星空
才能群星闪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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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电 记者 6 月 12 日从教育部获悉，截
至 2017 年年底，教育部高等教育教学评估中心
和中国工程教育专业认证协会共认证全国 198
所高校的 846 个工科专业。通过专业认证，标志
着这些专业的质量实现了国际实质等效，进入全
球工程教育的“第一方阵”。

2016 年，我国正式加入国际工程教育《华盛
顿协议》组织。作为《华盛顿协议》正式成员，中国
工程教育认证的结果已得到其他 18 个成员国

（地区）认可。目前，我国工程教育专业认证已覆
盖 21 个专业类，计划 2020 年实现所有专业大类
全覆盖。据介绍，我国每年有 120 余万工科专业
本科毕业生。通过认证专业的毕业生在《华盛顿
协议》相关国家和地区申请工程师执业资格或申
请研究生学位时，将享有当地毕业生同等待遇，
为中国工科学生走向世界提供了国际统一的“通
行证”。同时，认证结果在行业及企业内有较高的
权威性，在部分行业工程师资格考试或能力评价
中享有不同程度的减免和优惠。

2006 年，教育部启动工程教育专业认证试
点工作。10 多年来，我国以申请加入《华盛顿协
议》为契机，以推进工程教育认证为抓手，全面深
化工程教育改革，实施了“卓越工程师教育培养
计划”等一系列改革举措。2017 年，教育部启动
了“新工科”建设，加快发展新兴工科专业，改造
升级传统工科专业。

我国846个工科专业
进入全球“第一方阵”

科技管理首先要尊重科研规律

新华社电 一个国际科研团队设计出一种
运用“基因剪刀”的新方法，可快捷高效地对大
肠杆菌等常用科研生物进行基因编辑，降低基
因研究的技术门槛。相关论文日前发表于《自
然—通讯》杂志。

近来兴起的“基因剪刀”技术能让研究人员
像在电脑上编辑文档一样，精确查找某个基因在
基因组中的位置，进行删除或修改。目前主流的

“基因剪刀”是 CRISPR 技术，相关工具中包含
“剪刀”和“向导”等部分，其中“向导”负责定位，
“剪刀”负责剪切。通常使用这项技术的一个麻
烦之处在于，对于要编辑的每个基因，都要设计
专门的“向导”，以实现准确定位。

美国贝勒医学院和比利时鲁汶大学等机构
研究人员称，他们利用一个大肠杆菌菌株库，设
计出对其中数千个基因通用的“基因剪刀”，大幅

简化了相关操作。
这个大肠杆菌菌株库是由日美研究人员共

同开发的“庆应库”。它的特征是含有近 4000 个
不同版本的大肠杆菌，每一个版本的大肠杆菌中
都有某个基因被删除，在该位置换成一段特殊代
码，这段代码两端都有名为 FRT 的标志。

因此，研究人员针对这个菌株库制作的“基
因剪刀”被称作 CRISPR-FRT。它不需要多种

“向导”，只需要一种针对 FRT 标志的“向导”，就
能对大肠杆菌基因组中的不同位置进行编辑，可
对目标位置剪切并替换成所需代码。

研究人员认为，这项成果的意义在于，大肠
杆菌是基因研究的重要模式生物，而“庆应库”的
价格便宜，在全球许多地方都能方便地获得这个
大肠杆菌菌株库。因此，CRISPR-FRT 技术可让
人们快速方便地在基因编辑领域进行研究。

新方法使“基因剪刀”更易使用

■本报记者倪思洁

周忠和有三个身份———全国政协委员、中国
科学院院士、中科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
所长。这三个身份让他成为科技体制改革最热忱
的呼吁者和科技体制弊端最直接的体会者。

在这三个身份里，所长的身份让周忠和切
身体会到科研人员心中最大的无奈。

作为所长，他不想让所里的科研人员疲于奔
命地申请项目、申请“帽子”，希望他们能有更多的
时间和精力思考科学问题。但是，当研究所被时代
的潮流裹挟着前进时，他又不得不放任科研人员
为了研究所的生存与发展而随波逐流。

他常常为此自责：“真是有点‘逼良为娼’。”
于是，他通过前两个身份，不停地为科技体

制改革建言献策。每年全国两会，他参与和提交
的提案里，一定有一份是和科技体制改革有关
的。两院院士大会上，科技体制改革是他密切关
注和呼吁的内容。

今年两院院士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提到
“项目多、帽子多、牌子多”的现象，反映了科技
体制中存在的突出问题。在周忠和看来，“三多”
现象中“项目多”的问题最为复杂。

“这几年，国家对科技的投入力度值得赞
扬。项目多是国家经济和科技高速发展带来的，
出发点是好的。”周忠和说。

但周忠和表示，目前科技项目管理和设计
还没有摆脱计划经济时代的烙印。比方说，国家

对某个领域给了项目支持，有些地方政府为了
体现对国家决策的响应和对科技的重视，也跟
着布局类似的项目。“这样必然会浪费国家科研
资源，浪费科研人员的时间和精力。”

在周忠和看来，“项目多”之所以成了问题，
根本症结在于项目设计过程中行政干预过多，

“许多时候立不立项不是看科研价值和科学规
律，而是看领导指示”。由于一些僵硬的规定，项
目设计和预算管理的不合理或不充分也是科研
人员申请许多项目的苦衷之一。

不仅如此，周忠和认为，项目“多”只是表
象。“项目是真的多吗？‘多’是相对于‘少’而言的，
有‘多’必然就会有‘少’。”周忠和说，“项目多”的情
况只是集中在政府部门认为是“热门”的领域，“冷
门”领域项目资源紧俏。就基础研究的投入而言，
相较发达国家，总体上我国并不充足。

他告诉《中国科学报》记者，在过去资源有
限的情况下，科研的计划经济式管理有利于把
有限的资源分配到国家最需要的领域，但是，我
国科技发展进入新常态后，很多原先的做法已

经不能适应中国当前科技发展的需要。“这就好
比一个人生了病，医生当初下了猛药，初衷是好
的，短期见效快，但是副作用太大了。”

“急功近利式的科研跃进，对成果立竿见影
的期待，以及科研项目计划的政治化，已经破坏
和透支了学术生态环境，生态修复将是一个缓
慢长期的过程。”周忠和说。

他建议，要解决包括“项目多”问题在内的“三
多”问题、修复学术生态，科技管理首先要适应科
技发展新常态，尊重科研规律，尊重学术共同体。

尽管无奈，在中科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
研究所，周忠和还是想方设法做一些力所能及
的事，把科研人员“解脱”出来。比方说，不把科
研人员申请项目的多少和是否有“帽子”作为评
价科研人员能力的指标。

“不能把手段变成了目标。”周忠和说，科研
成果不是用钱砸出来的，项目多不应该作为科
研评价的指标，真正应当评价的是项目成果，

“如果以少的经费和项目作出了大成果，那才是
真的有本事”。

6 月 12 日，随着桁架间补缺杆安装及焊接工作的完成，上海天文馆（上海科技馆分馆）用钢量达 2000 多吨的大悬
挑结构整体卸载。这标志着上海天文馆所有主体钢结构工程顺利收尾。

在上海天文馆工地现场，可以看到其主建筑造型如三条交汇的星际轨道，寓意地球、月亮和太阳的球形建筑“运
行”其间。主体建筑上“圆洞天窗”“球幕光环”等独具匠心的设计，让这座建筑本身看上去像一台天文“仪器”。据了解，
在上海临港新城建造的上海天文馆是全球建筑面积最大的天文馆，于 2016 年 11 月 8 日开工，并有望在 2020 年年底
基本完成建设。 本报记者黄辛通讯员孙乐琦摄影报道

“国科大味道”的本科生熟了！（上篇）

■本报记者肖洁 实习生韩扬眉 记者沈春蕾

“如果没有科研志向的话，我想当时自己抵
挡不住‘北大专业随便挑’的诱惑。”

回忆起 4 年前的选择，中国科学院大学（以
下简称国科大）化学专业 2014 级本科生汪诗洋
笑着说，当时甚至为此与家长和老师产生分歧，
但自己作好了当“小白鼠”的心理准备。

让汪诗洋心动的，是时任国科大校长丁仲
礼的一句话。

那是 2014 年 4 月的一个中午，丁仲礼到汪
诗洋的母校北京四中演讲。他说：“我们动用这
么多的资源，仅招收 300 多个本科生，目标就是
培养未来中国科技的领军人才。”

后来的高校面试环节，有的名校考汪诗洋
一道竞赛题，还有的通过抽签问他“如何看待心
灵上的雾霾”。让他颇感意外的是，国科大的面
试是让他畅谈科学的过去与未来、实际科学问
题的解决思路和个人理想。

“这对我而言是一种幸福。”2018 年 6 月，在
国科大北京玉泉路校区小巧宁静的校园里，汪
诗洋对《中国科学报》记者说。当年入学后他发

现，当时认真听自己讲了 20 多分钟的主考官，是
一位中科院院士。而大一的基础课，从数学分析、
代数，到力学、热学、化学原理，都有院士授课，并
且是“从头至尾，每一节课都教”。

在“苦难”中“活”下来的“黄埔一期”？

与汪诗洋同年进入国科大的，一共有 332 名
学子。他们分布于 6 个专业，分别是数学与应用
数学、物理学、化学、生物科学、材料科学与工
程、计算机科学与技术。4 年间，自称“小白鼠”的
他们，在国科大“活”得如何？

5 月 31 日下午五点，北京中关村，中科院数
学与系统科学研究院南楼 205 房间，2014 级数
学与应用数学专业最后一组 11 位本科生通过
毕业论文答辩。至此，国科大首届本科生毕业论
文答辩全部结束。

主持最后一场答辩会的，是中科院院士席
南华。这位数学家恰好也是国科大本科教育从
最初设计到后来实施的负责人。

席南华站起身，一边收拾面前的一摞论文，
一边对等待合影的 11 个年轻人说：“祝贺你们

四年的苦难画上了句号。”
“苦难？”在随后的采访中，《中国科学报》记

者问席南华。
他不假思索地回答：“因为他们的压力很大，

学得很苦。”
“黄埔一期”第一年的日程表很满。一位本

科生跟中学同学说，在北京的同学聚会希望就
安排在国科大附近，因为自己每天晚上学习很
忙，没时间去远的地方。

虽然后来国科大也根据学生的反馈进行了
一些课程调整，但仍然不轻松。

“进了国科大，如果想着轻松，肯定跑不好这
场马拉松。”在中科院院士周向宇看来，“学习就
不是短跑。”

中科院院士袁亚湘也表示：“好多人考上一
个好大学以后就彻底放松了，很可惜。我们跟国
科大这些孩子讲清楚，真正的竞争从本科开始，
中学阶段其实只是热身。”

2015 年 12 月，在国科大雁栖湖校区一次会
议上，席南华曾谈到，他教的本科班里有 69 个学
生，虽然这些学生都很优秀，但上学期末仍有 12
人不及格，补考后还是有 10 人不及格。现在说起

这件事，席南华表示，挂科率已经逐年下降，“因
为学生们对此印象深刻，知道要努力，后来这几
年招收的本科生更是如此”。

以教材为例，对于每门课，国科大都在全世
界范围甄选教材，要求既有内容又有思想。比如，
数学专业采用了俄罗斯莫斯科大学卓里奇编写
的《数学分析》。席南华说：“这本教材的确比国内
很多大学用的教材都难得多。”

学生是否吃得消？席南华说：“那我看他们
也都‘活’下来了。”

本科“生存”真的很难吗？

在进入国科大之前，2014 级物理专业的陈
俞嬖也以为，用高中 80%的努力读大学就足够
了。而来到国科大以后，她发现现实并非如此。

但陈俞嬖仍然知难而进，大一时选了一些程
度较难的课程。最终她的结论是：“没有难到让自
己吃不消，这些课很有挑战性，能够提升自己。”她
表示，国科大的课程设置，尤其是对数理基础的强
调，让自己在学术上学到的更多。这一点，她在牛
津大学访学时深有体会。 （下转第 2版）

“三多”现象大讨论系列报道之一

本报北京 6月 12 日讯（记者李晨）“专利维
持率和每万人口专利拥有量，是国际上认可的评
价专利质量和市场价值的指标。”《2017 年中国知
识产权发展状况评价报告》（以下简称《报告》）今天
在京发布。国家知识产权局知识产权发展研究中心
主任韩秀成在发布会上表示，以这两个指标为基
础，综合来看，我国专利质量近年来稳步提升。

据介绍，2017 年全国专利维持率达到 60.0%，
较上年提高 3.9 个百分点。上海、北京、广东的
专利维持率相对较高，分别为 70.0%、69.3%和
64.4%。从发明专利平均维持年限来看，2017 年的
数据为 6.2 年，较 2016 年提高 0.3 年。

2017 年，我国每万人口专利申请量达到 25.4
件，同比增长 6.4%。与此同时，从 2008 年到 2017
年，每万人口发明专利拥有量由 0.8 件提高到9.8
件，增长了 11 倍多。

韩秀成介绍说，2017 年，我国知识产权创
造、运用、保护、管理和服务等各方面工作都取得
明显进展。《报告》显示，2017 年中国知识产权综
合发展指数为 218.3（以 2010 年为 100），比上年
增长 9.0%，保持较高增速。

《报告》比较了包括经济合作组织（OECD）
的 34 个国家、金砖五国和新加坡在内的 40 个国
家的知识产权发展状况，发现我国知识产权发展
水平位居世界中上游。2016 年，我国世界排位由
第 14 位上升至第 10 位，排名提升迅速，与知识
产权强国的差距进一步缩小。

不过，韩秀成强调，知识产权数量、质量与效
率应当均衡发展。在数量增长、效率提升的同时，
质量也需要跟得上。但从目前来看，知识产权质
量与数量和效率是不匹配的。因此，我国知识产
权工作还应进一步向提升知识产权质量倾斜。

中国知识产权综合
发展水平持续提升

○主持：闫洁 ○邮箱：jyan@stimes.cn


